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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中秋节的前一天，我接到朱力先生
的电话，他高兴地说：“我今年 88 岁，按传统文
化关于高寿的雅称，为‘米寿’，为此自选自编
了《水流花开》一书，现已排成小样，请你写篇
序言。”毫无商量的口气。面对如此知己，我无
理由推辞。当我从城南捧着书稿，坐在公交车
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稿，看到《晨捕》那幅老
照片时，脑海里浮现出与朱力先生50多年来的
那些事……

一
1973 年，我从滁县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行

署教育局，工作不久因一张照片，初识朱力先生
大名。那时黑白照片一统天下，彩色照片十分
稀少，尤其是小城市，而此时朱力先生的一张大
幅彩色照片——《晨捕》（后改名《渔场的早晨》）
入选全国影展，轰动全国，各大报刊先后刊登，
一下传为美谈。此后，在许多重大活动和大型
会议上，总是看到一个高大壮实、长着国字脸、
满面笑意儒气，胸前挂着两台照相机的中年人，
台上台下不停地跑着，经向人打听，方知他就是
大名鼎鼎的朱力先生。从此朱力先生的形象在
我心目中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后来听说朱力
先生出生于全椒，我因青少年时期生活于全椒，
学习于全椒，便一厢情愿有了同乡情结，所以每
当看到朱力先生发表于全省、全国各大报刊上
的照片和文章，总是感到亲切和自豪。可以说，
那年在不知不觉中，朱力先生成为我的学习榜
样和崇拜偶像。

二
1978年，我调到滁县地委宣传部工作，与朱

力先生同做党的宣传工作。他时为新闻科负责
人，公认的摄影、写稿、美术“三栖”高手，我为宣
传科干事，未出茅庐。当时地委宣传部有20人
左右，除与我先后调入部里的几名年轻人之外，
多为年龄在45岁上下的宣传理论骨干，按年龄
和资历算是我们的前辈。而朱力先生只比我们
大十几岁，但他是我们的领导，又是业务上的老
师，所以我们几个年轻人幽默地称他是我们“凑
凑合合的老前辈”。

我当时二十几岁，不知天高地厚，心揣文
学梦，一心想出名，常常向朱力先生求教如何
写稿和投稿。先生看透我的心思，便暗暗地支

持我。他有时递给我几张照片，叫我帮忙写下
文字；有时直接把报刊约稿信交给我，说：“你
写文章，我来配照片。”有时省里和中央报刊记
者来滁采访，要我与他们同行，采访结束，撰写
文字自然由我完成。就这样看似无意，实则有
心地传、帮、带，大显立竿见影、点石成金之效，
很快就有数篇“朱力摄影、俞凤斌撰文”稿件，
在知名报刊上刊登。当然我深知其中奥妙，不

是因为我的文字写得多么好，而是先生的选题
角度、照片质量和在新闻、摄影界的知名度起
了决定作用。

三
1986 年，我和朱力先生一同参加天长市汊

涧镇农村经济改革试点工作队。当时工作队虽

然任务很重，但由于工作生活相对单一，闲暇时
间还是很多的。我和多数队员一样，工作之余，
不是喝酒，就是扯闲话。朱力先生却选择了一
处偏僻的住地，搭起简陋的画案，练字画画。我
不会画画，但爱画，所以常到先生住地观看他作
画，欣赏他的画作，听他讲画坛的人和事。朱力
先生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安徽艺术专科学校美
术科学习国画，师从孔小瑜等大师，学到了真
知，后又拜萧龙士大师，得到了真传。1961年，
年仅 24 岁，便在《安徽日报》发表了国画作品
——《五月枇杷》。20世纪70年代起，朱力先生
因工作需要，主要从事摄影。汊涧是鱼米之乡，
为了画活各类鱼儿，朱先生背着相机到集市卖
鱼处，观鱼拍鱼，有时把活鱼买回住地，观察它
们的不同姿态。据我所知，选入《水流花开》书
中那幅刊发于1987年9月5日《安徽日报》上的

《年年有鱼》国画，就是在那时构思和草成的。

四
2013 年，我从市文化局调回市委宣传部工

作，朱力先生退休一身轻，所以常常光临我的
办公室，旧地重游，往事重提，寻找昔日的感
觉，回味当年的酸甜苦辣。我多次提起当年他
以合作之名，引领我走出徘徊，锻炼我的文字
能力，为我成长奠基铺路的往事，先生总是眯
眯一笑说：“那是缘分，用现在的话说，当时我
俩也是合作共赢嘛！”有时朱力先生会感慨地
接着说：“我这个人一生，谁对我好一分，我会
对他好十分！”话语既随和又率性，颇具大家风
范。朱力先生每次除了和我忆旧叙情，主要是
谈他退休生活的安排和艺术创作的近况。从
他朗朗神采飞扬的话语中，我感受到先生真正
做到了退而不休、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开启艺
术第二春。这期间，每当他笔下出了得意之
作，总要带到我办公室，与我共同分享，他出版
的画册、摄影集，我总是先睹为快。转眼到了
2016 年，那年冬天快过去了，也没有见到朱力
先生来我办公室，一打电话，方知他多年前因
病，落下了全身疼痛顽疾，冬天更是痛得钻心，
因此当年天气转凉时，他已由夫人陪伴前往海
南过冬。此后连续 8 年，朱力先生开始了“候
鸟”生活，每年国庆节前后便飞往三亚市、东方
市，在那里边疗养边创作，春暖花开回到滁州
后，又忙着办画展、出画册。我不会作诗，但是
参加先生海南冬居画展时，捧读先生海南冬居

画册后，还是忍不住有感而发涂鸦了一首嵌名
打油诗：朱墨绘精彩，力图写华章。先师居海
南，生花妙笔开。此时我与朱先生已由初交、
深交，上升为神交了！

五
2016 年朱家迎来了喜事、大事年。喜事年

——朱力先生80寿辰；大事年——朱力先生从
艺60周年。有喜同贺，国人传统。7月15日，有
关部门在先生故乡、大文豪吴敬梓故居，联合举
办“朱力先生从艺60周年画展”。我特意从滁城
前往全椒道喜祝贺，开幕式上安排我讲话。我
触景生情，有感而发，道出心声：一是祝福朱老；
二是学习朱老；三是敬佩朱老。朱力先生退休
多年，雄心犹在，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夕阳更
红。我与朱力先生相识50年，先生是彻头彻尾
的艺术家。一般说来，当官有权的“文人”，在位
时发表文章多，出书多，办个展多。朱力先生却
是退下来后，创作作品多，出版画册多，举办展
览多，因此新闻媒体报道多。当我讲完话，现场
响起热烈掌声。我想大家是在心里赞同我对先
生的评价和评说。最后，我又诌打油诗一首：人
生七十古来稀，朱老八十笑眯眯。昔日雄风今
犹在，挥毫泼墨梅竹居。

六
2025 年中秋之夜，我又一次捧读《水流花

开》，仿佛朱力先生坐在我的面前，和我谈艺术
人生。朱先生今年步入人生第88个春秋——米
寿之年，迈进高寿行列。米寿既是雅称，又寓意
人生的丰收和精神的富裕之意，88岁老者，恰似
一望无际金灿灿的稻田，丰收在望，子孙满堂。
因此“米寿翁”朱力先生很开心，很知足，他常在
电话里对我说：“全国现在 86 至 90 岁人口约
1082 万人，我是 1082 万分之一。我幸运，我快
乐！我感谢新时代！”为此，今年春节以后，他开
始自选、自编、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水流花
开》。该书选自他从艺60多年来发表出版的作
品，首篇为 1961 年《安徽日报》刊登的《五月枇
杷》国画，末篇为2024年3月22日《新滁周报》刊
发的介绍朱力先生花鸟画艺术文章，既是先生
艺术人生的大事记，也印记着时代变迁；既是先
生的工作轨迹和心路历程，又是历史记忆和友
谊记录；既是先生精品大作的回顾和展示，又是
先生米寿之庆馈赠给祖国、人民、亲朋、后人的
珍贵礼物。人生米寿，已是难得。先生已届米
寿，仍然耳聪目明，谈笑风生，编书留存，惠及子
孙，此乃文坛之幸，朱家大幸！

朱力先生一生率性，笑口常开，终成“米寿
翁”。人生漫漫，岁月悠悠。最后，把冯友兰大
师赠好友金岳霖先生的寿联，献给尊敬的朱力
先生：

何止于米(88岁)
相期以茶(108岁)
祝福朱力先生米寿快乐！期盼先生跨越

百岁门槛，达到108岁的长寿之境，尽享人生的
美好！

我与朱力先生的那些年那些事
——序《水流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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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椒的文，是一脉生生不息的气韵。它从书卷的墨痕
上氤氲而起，自市井的人情里蒸腾而过，最终徜徉着跃入山
水灵秀间。这方坐落江淮丘陵之中的皖东小城，既不属皖南
徽派的黛瓦粉墙，也不似皖北黄淮的奔涌气象，却在两千余
年的光阴里，谱写了一曲独具特色的儒林文化乐章，音韵之
间，正是全椒文的定场辞，“千年一脉，古今交融”。

文脉：泥土地里生长的千年根系

全椒文脉的源头，足可追溯到5000年前——荒草圩遗
址出土的炭化稻谷与太阳纹陶鼎，恰似时间胶囊，具象地
诠释着这块土地上先民们“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他们
在长江北岸冲积平原播撒下的稻种，不仅孕育着丰收的希
望，更为后世子孙“耕读传家”的文化信仰扎下根脉。

自西汉全椒置县后，这座江淮小城便置身于南北文化
交融的最前沿。魏晋时期，士族衣冠南渡，带来了中原礼
教的文明底蕴；唐宋年间，大运河贯通，催生了“士商并重”
的社会风尚；明清之际，徽商侨居迁入，萌动了商业资本的
新颖思潮。多元的文化基因在此激烈碰撞，形成了全椒文
脉独特的“共生密码”与丰富内涵。

直至吴敬梓携《儒林外史》横空出世，全椒文脉终于拥
有了精神图腾。吴敬梓以“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犀利笔
触，在书中构建起“真儒”的理想境界：庄绍光“礼乐兵农”
的治国理念，与全椒民间“重学不重仕”的价值观相契相
合；“市井四奇人”凭琴棋书画而安身的生存哲学，更是本
土文化“不困于功名，不失于人格”的生动隐喻。

这条文脉的传承在教育的一隅遍览无遗——自北宋
崇宁年间建立的学宫奠定全椒县学根基，到如今坐落襄水
书院旧址上的全椒中学，再到滁州应用技术学院的学子在
世界职业技能大赛上摘得金牌——“十户之村，不废诵读”
的古训，始终在椒陵大地上延续传承。

文化：耕读底色绘就的地域图谱

展开全椒文化这幅画轴，耕读底色之上，儒林文化作
山，太平文化为川，共同绘就出一幅独特的地域图谱。

“耕以养身，读以明道”是耕读文化的核心理念。全
椒耕读文化以农耕为根基、科举为路径、儒家思想为内

核，构建起“耕读相济、诗书传家”的独特体系。自古以
来，良好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稳定农耕经济，为耕读文化提
供了物质支撑；北宋崇宁四年建成的学宫，打破教育壁
垒，推动“耕读结合”从自发走向自觉；明清时期，六座书
院的兴盛与科举制度的完善，将全椒耕读文化推向鼎
盛。全椒耕读文化以家族传承为鲜明特色。历史上87名
进士中，69位集中于明清时期，且多呈家族式分布。吴氏
家族以“半耕半读”创造了“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
辉煌；金氏家族将“耕读传家”写入家训，以“耕者居其半，
读者居其半”的分工模式培育出6位进士。薛、钱、刘等世
家大族，通过“农耕保障生计-科举谋求进阶-著书传承思
想-兴学培育人才-家风维系传统”的完整链条，让耕读文
化代代相传。“耕”与“读”在这里形成精妙循环。田间收
获的不仅是稻菽，更是学子求学的经济保障；科举入仕者
则以购置田产、兴修水利反哺家乡。清代薛时雨任杭州
知府后返乡，主持城防建设并主讲书院，正是儒家“修身
齐家”理念的生动诠释。这种重教兴学的传统已融入全
椒人的文化基因，民间向以“子弟读书”为荣，“砸锅卖铁
也要让孩子上学”的信念延续至今。

儒林文化堪称全椒最耀眼的一面文化旗帜。吴敬梓
藉由《儒林外史》所构建的“批判——重构”双螺旋，突破了
地域文化的局限，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生动
写照。现实中吴氏家族“六代十三举人两进士”的科举传
奇，比照《儒林外史》对功名异化的尖锐批判，形成了奇妙
的文化张力——既追求知识改变命运，又时刻警惕功名对
人格和人性的腐蚀。这种矛盾在现实中转化为“重学不重
仕”的实践：明代学者戚贤官至刑科给事中却毅然辞官，创
办南谯书院，以王阳明亲传弟子的身份，将“知行合一”的
思想引入江淮；清代数学家吴烺既著《杉亭集》，又以“西法
补证古经”注释《周髀算经》，尽显“儒林”兼容并蓄的博大
品格。如今，“儒林文化进校园”活动覆盖全县中小学，吴
敬梓纪念馆年均接待研学参访超5万人次，“真儒”精神在
课本知识与实践体验中延续着跨越时空的传承。

太平文化则是全椒最鲜明的一处文化符号。“正月十
六走太平”作为太平文化的民俗核心起源于东汉，在融合
楚地“走百病”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因时任县长刘平“以筑
城款赈灾”的传说被赋予了深厚的民本思想。其后兼收并
蓄，既记录了隋朝名将贺若弼驻军修桥的家国情怀，又见
证着明朝都御史陈瑛以性命为全椒担保洗冤的护乡情
谊。明清时期，更进一步成为士子们“祈愿登科”的文化寄

托。伴随历史而持续成长沉淀，这一延续了1800多年的古
老民俗拥有了深厚的文化肌理。及至2025年，当千架无人
机在空中织就“天下太平”的光影矩阵，当3D灯光秀重现
一幕幕历史场景，现代科技为古老民俗披上了数字外衣的
同时，是300万人次“云上走太平”与50万人次线下“走太
平”盛况的强大文化认同。每一次在鞭炮和锣鼓声中穿行
太平桥，都是人们对“平安幸福”生活的祈愿与向往，也蕴
含着对“仁政爱民”历史精神的深情致敬。

文人：跨越时空的精神星座

全椒的文，最终凝聚在一代代文人的文化实践之中。
戚贤在南谯书院传播“致良知”的思想，使全椒成为阳

明心学南中王门的重要阵地；高僧憨山德清著下《憨山大
师梦游集》，主张修心融净和“儒释道三教合一”，丰富了本
土的哲学内涵；数学家金望欣结合中西历法推算春秋日
食，融会贯通传统算学与近代科学；学者张汝舟显名于声
韵、训诂、天文历法领域，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成为

学界标杆，尽显“经世致用”的治学品格。
吴敬梓家门更是个中翘楚——其父吴霖起以“守拙安

贫”的风骨治家，养育教导出文学巨子吴敬梓；其子吴烺则
在数学领域成就颇丰之余，编著《五声反切正韵》填补了语
音史的空白。

此外，还有张洎，从寒门子弟成长为朝廷重臣，堪称全
椒“知识改变命运”最早的典范，著有《贾氏谭录》；薛时雨，
既能潜心创作《藤香馆诗删》，又投身主持了对醉翁亭的修
复，诠释着文人济世的博大情怀。他们如同璀璨星辰，在
全椒文化的天幕上连缀成熠熠生辉的精神星座。

从荒草圩丰收的第一穗稻谷，到《儒林外史》卷尾词未
干的墨迹；从襄水书院的琅琅晨读，到太平桥上的漫行祈
愿。全椒的文，一直在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它从泥土里
来，是“耕读”“重学”结出的文化硕果；它到血脉中去，是代
代传承的文人风骨。吴敬梓曾言“天独予文”，这一声糅杂
着傲骨与轻叹的“天予”，道出的是全椒千年光阴沉淀的文
化自觉——生于乡土、长于市井，在传承中革新、也在实践
中凝聚。最终让这一脉文气，成为了中国文化版图上又一
处独具地域特色的精神坐标。

全 椒 文
□作者：张莲芳

▲吴敬梓故居

▲朱力的国画作品《五月枇杷满树金》

▲朱力的国画作品《春风》

大美
全椒


